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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流韵飘香青城流韵飘香
■■齐欣茹

呼和浩特市，通称呼市，旧称归绥，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

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
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这里四季分明，春季
温和，夏季凉爽，秋季宜人，冬季瑰丽。每
到春季来临，清晨阳光便会照在窗户上，将
整个城市映照得温暖而明媚。夏季的呼和
浩特天空湛蓝，天气凉爽，是避暑的好去
处。秋季时节，呼和浩特瓜果飘香，变得更
加宜人宜居。而冬天则是最为瑰丽的，被
覆盖上厚厚的雪，整个城市银装素裹。

呼和浩特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
传承。有着众多的文化遗址、历史博物馆
和文化街区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位
于市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这里收藏
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和历史遗迹。此外，在
呼和浩特还有著名的昭君墓、大召寺、五塔
寺等，这些历史文化古迹更好丰富了呼和
浩特的文化内涵。

由于地处土默川平原之上，北依巍巍
大青山、南濒九曲黄河水。黄河文化、长城
文化等在这里交融荟萃，让呼和浩特的饮
食文化兼容了多元特色，并在传承融合中
逐步形成极具自己地域风味的代表性美
食。如烧麦、焙子、羊杂碎、回勺面、蒙餐
等，不仅深受本地人的喜爱，也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品尝，广受好评。

另外，要着重为您介绍有着呼和浩特最
美景点之一之称的敕勒川草原。这里夏天
被鲜花和绿草覆盖，秋天的草地也是市民、
游客拍照打卡的胜地。夜晚的敕勒川草原
美如画，游客们在这里看星星、唱歌，是想体
验草原的旅行者们不可错过的良地。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
的城市，呼和浩特有着丰富多彩的旅游资
源和美食文化体验，不同的景点都会带给
人们不同的体验。欢迎大家来到呼和浩
特，来欣赏塞外青城的独特风光，体会呼
和浩特的历史文化，感受呼和浩特人民的
热情好客，相信一定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体验。

大青山上的大青山上的““老爷庙老爷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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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萱高培萱

“乌日娜”，一看就是个女性名字。倘
若有众多蒙古族妇女在一起，你在旁喊一
声“乌日娜”，准定会有一两个扭过头来。
我的老师就叫乌日娜。

1958年8月，内蒙古艺术学校（今内蒙
古艺术学院）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
次招收一个蒙古语授课的电影戏剧演员
班。那年，17岁的我，正徘徊于人生走向
无定的十字路口，这则信息，让我眼前一
亮，心里一动，抱着碰碰运气、试试才艺的
想法前去报考。

那时的艺校，坐落在呼和浩特市东郊
一片荒地上，孤零零两排平房。迈进一个
既是食堂又是排练厅的门槛，便是考场。
迎面一排桌子后面端坐着三位考官。正
中间的是校长张炯，左边那位女的，我一
眼就认出是电影演员乌日娜，准确一点说
叫电影明星。1953年，她曾经在风靡全国
的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里饰演女主角
萨仁高娃。她搂着雪白羊羔的剧照成了
一代影坛的经典标志；那支歌曲《敖包相
会》距今整整 70年了，包括央视舞台在内
依然传唱着。正巧，就在我涂鸦这篇文章
的时候，电视里正在唱“十五的月亮升上
了天空哟……”。校长右边的人，也是一
位女老师，因为不接触，现在实在想不起
叫什么名字了。

经过一番笔试之后，先让我朗诵一首
诗，然后表演一出小品。考试全过程就这
么简单，对我来说这些“都不是个事儿”。
因为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在班上朗诵过
诗，还和同学们一道演过自编的小品。但
是，像所有考生一样,考完之后一颗心上不
着天，下不着地，在半空悬着，迫切需要知

道结果如何。当时校方不张榜，我就直接
去找主考老师乌日娜，乌老师见了我，笑
着说“录取了”。我高兴得一拍屁股立马
步行回到住处，那时候一个穷学生谈不上
什么坐车，扛起铺盖卷儿，拎上装满脸盆、
牙具、墨水等零碎东西的网兜，来到学校
登记，然后住进已经编排好的宿舍，结识
一个个舍友。

至今回想起那时的学校生活，我依旧
难以忘怀。乌日娜老师天天手里不离前
苏联电影话剧表演艺术理论家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初始，同学们叫不准这个比我
的名字还长的外国人名）的书本，以此作
为教材。乌老师把那本汉文著作翻译成
蒙古语，再口述给我们。想起来，那种独
有的翻过来倒过去的授课方式，多么繁
复，真是辛苦了乌老师！

记得，有一回乌日娜老师为了摸清学
生们的现有水平，在班里搞了一次突袭，
即“无实物动作”小品测试。同学们由于
平时不大上心，此时又缺乏重视，一个接
着一个走到台前，漫不经心表演一通敷衍
了事。看上去乌老师有点生气了，一个个
都给打了 2分，连一个 3分的都没有。我
喜爱表演，有点表演欲，而且是有备而来
的，加上当场发挥正常，成了班里唯一一
名4分得主。其实，搞表演这行，凡是真情
投入，苦心磨练，老天定然给你一个相等
的回报。正所谓“苦心人，天不负”。

还有一回，我们班为内蒙古文化局领
导作汇报演出。乌日娜老师指定我饰演
剧中主角嘎达梅林，由于准备时间短暂，
我在演出中朗诵台词时两次出现卡壳，演
出后心里不快，很是懊丧。乌日娜老师却

表情平静，默许了,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这
反而更激励我加倍磨练。

1959 年 3 月 19 日，我告别了心爱的
学校，告别了敬爱的乌日娜老师。我的
那些同学，有的回乡重操旧业，有的转行
干起别的工作。我抹着泪水和一部分离
开的同学道别。之后，我和另外几名同
学被分配到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进厂不
久，老天又和我们开了个玩笑——故事片
摄制组下马。我被分配到从未接触过的
工种。

因为考入艺校之前我就喜爱用蒙古
文写点诗歌，发表在蒙古文刊物《花的原
野》上。入艺校之后，我先后得到过三次
稿费，三次拿着稿费单到乌日娜老师那里
盖校方印章。第一次去时，乌日娜老师除
了有点疑惑外没什么反应。第二次、第三
次去时，她的眼睛睁大了：“你连续发表作
品，很好！学生中难得。希望你在这方面
继续努力。无论到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不
要放弃笔杆。”当年乌老师的几句话，在我
耳边回响了几十年。

1983年，我考入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
文学班，我们班归属内蒙古文化厅（现内
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分管，我们是第一届
学生。很巧，乌日娜老师在厅机关工作，
被派到我们学校当领导。我从艺术学校
走出后，算一算已经时隔24年，此时，竟和
乌日娜老师再次奇迹般走到一起。

两所根本不同的学校，乌日娜老师两
次成为我的老师。人如果真有缘分，这是
我们的第二次。可谓一生两度为师生。

今年，乌日娜老师已经93岁高龄。学
生献上此文，祝老师幸福安康！

一觉醒来，朝窗外望去，却见地面
全湿了，那细细的雨丝依然纷纷扬扬地
洒落下来，把整个小城都淋酥了、润醉
了。细雨飘来，丝丝缕缕，空气仿佛被
温柔的手清洗了一般，满世界顿时洁净
起来、鲜亮起来，鼻子里嗅到的都是甜
滋滋的味道，甚至还夹杂着一些青草味
和花儿的香味。

趁着这样美好的时光，吃罢早饭，
我走出屋子，从小区一路向东慢步前
行。此时此刻，雨已停歇，乌云也开始
松动。小区外马路南，宝贝河在这一
段聚起一汪清澈的水面，河对岸的树
木、建筑、山峦倒映在水里，随着波光
荡漾。沿河公园树木丛丛，几棵杏树、
桃树点缀其间，花儿正在盛开。一些
尚未盛开的花蕾挂在树枝上，眼下也
趁着这美好的时光，开始舒展腰身，准
备一展芳姿。借着美好的时光，勤快
的燕子欢叫着飞来掠去，正在衔泥筑
巢。河中，一对赤麻鸭嘎嘎嘎地叫着，
在河面上游来游去，还不时把脑袋探

入水中寻找食物。
走不多远，就来到了城边的小村苏

家湾。苏家湾的确不大，仅有二十多户
人家，公路北侧，盖着几十座塑料大棚，
里面已经绿意盎然、果蔬累累，这是小
城由来已久的菜篮子；公路南侧，是宝贝
河岸边的田野，平坦肥沃，旱涝保收。苏
家湾处在宝贝河的湾子里，宁静而安详，
农户的房子基本上建在北面向阳坡之
下，村子的西侧便是石家圪蛋，那些大棚
建在这处湾子里，可谓得天独厚，小气候
环境下，大棚节能、环保自不必说，里面
的蔬菜也是一茬接着一茬，丰富了城里
居民的餐桌。最为难得的是，菜农对这
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视若珍宝，都要充分
利用，哪怕是水渠边，也要种一行黄花菜
或水萝卜。雨后，那一座座塑料大棚被
洗得干干净净，而水渠边的黄花菜也已
泛绿，开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旋根机早已完成了作业，一场弥足
珍贵的春雨，一场堪比油贵的喜雨，滋
润着肥田沃土，那泥土的香味扑面而

来。走在田畔，细细观瞧，那黝黑的土
地，被翻起一层层波浪，上一年种植的
玉米秸秆，已被旋根机切碎还田。正在
此时，我突然发现，在东边田埂上蹲着
一个老农，正在盯着这片耕地，是在察
看墒情？还是琢磨着种什么作物？我
虽然不明白，但老农那种对耕地专注的
神情还是令我动容。其实，根本就无须
多虑，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无论种植
高粱、玉米，还是种植土豆、大豆，其结
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丰收，更何况，有了
这一场及时雨的滋润，那丰收的图景就
保存在季节的更迭中，刻画在老农的额
头之上。

春雨，就是一种调味品，落入大地，
泥土就发出生命的气息，落入林间，树
木就萌生新鲜的气息。春雨，就是一支
画笔，雨润原野，绿草便钻出地面，雨落
花圃，花儿便姹紫嫣红绽放开来。春
雨，就是馈赠给苏家湾的营养品、催化
剂，用不了多久，那片肥田沃土便会茁
壮起来，给百姓以希望与富足。

尽管关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算战功最卓
著的将军，甚至大意丢了荆州败走麦城，但这
丝毫不影响他在民间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而且，由于关羽的忠义，使得他成为了不少人
心中的“武圣人”，很多地方都有供奉关羽塑
像的习俗。在大青山古白道的蜈蚣坝顶，曾
经也有一座供奉关羽的祠庙，叫作“关帝祠”
或“关圣庙”，当地的老百姓习惯上称之为“老
爷庙”。虽说全国各地的关帝庙不计其数，并
且这座关帝庙的规模也不大，但却在呼和浩
特地区一带非常有名。

大青山上的这座关帝庙建于清朝雍正八
年（公元 1730年）。据相关资料记载，这座关
帝庙由正殿、偏殿、钟鼓楼、僧人宿舍等部分
组成。在正殿中，有一尊高达一丈有余的关
羽坐像，左右有周仓和关平的站像。在旁边
的兵器架子上，还有一口同样一丈多长铁铸
的青龙偃月刀，光刀头足有二尺长，如果是力
气大的人可以把这把刀举起来。当时，白道
不但是山西、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河南、河
北等地的商人们去乌兰巴托和俄国“走后营”
做买卖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商人们去遥远
的西方“走西营”经商的通道。那时候，大青
山以北的塞外是茫茫无际的大草原，很少有
人家居住，因而显得十分荒凉，一路上有着说
不尽的孤独和凄凉，甚至还有危险。所以，商
人们往往都要在走到这座关帝庙的时候烧香
祈愿，希望关老爷能够保佑自己生意兴隆，一
路平安顺利。还有的有钱商人，除了捐钱捐
物修缮庙宇，还在这里杀猪宰羊，请来戏班子
唱戏助兴。这样一来，这座关帝庙的香火就
越来越旺，名声也是越来越大。听当地上了
年纪的老人们说，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三，这里
都要举办一年一度的逛庙会活动，方圆百十
多里的人们都赶来参加。在庙会期间，有时
候会下雨，人们就说这是给关老爷下的磨刀
雨。其实，这个时节正是雨水多的时候，下雨
是很正常的事情。

遗憾的是，如今，除了关帝庙旧址旁的一
棵百年古松依然坚强地挺立在那里，就再也
看不到任何与关帝庙有关的遗迹了。

春天，看到一只在还有些料峭的
风里，探头探脑出来觅食的蚂蚁，小孩
子们会忽然间欢呼起来，朝大人们喊：
快看，蚂蚁都出来了！于是大人们也
弯腰看上片刻，而后点头，自言自语
道：天暖和了，不会再冷了。

那时候的大人和孩子，都会被这
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打动，并不会想起
平日里拿它们取乐的种种，只是注视
着这孤独的一只蚂蚁，爬过冷硬的泥
土，消失在一片乱草丛中。

乡下人习惯了房间里有一两只蚂
蚁窝的生活。而我们小孩子，蹲在地
上唏里呼噜地吃饭，还会故意丢一根
面条，看蚂蚁们怎么将这上好的食物，
齐心协力地搬回巢穴里去。这时候的
蚂蚁，就成了饭间的小乐趣，好像电视
里上演的精彩的电视剧一样，一定要
追着看到有了结局，才会罢休。

有时候它们也会在人家里筑巢，
比如床底下，柜子后面，砖缝隙里，也
不知它们哪儿来的力气，可以冲破这
些坚硬的阻碍，将细细的泥土运到地
面上来，自己则躲在这没有风雨的房
间里，依靠人吃剩的残羹冷炙，维持着
整个蚁群的生命。有时候扫地看到
了，人骂一句，一笤帚过去，便消灭了
它们的窝巢，但过不许久，那里又重新
恢复了平静，照例有蚂蚁出出进进，和
人一样，为了家族的一日三餐，而日日
忙碌。

我喜欢趴在一棵大树下，看很长
时间的蚂蚁，都不觉得厌倦，并常常幻
想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只，每天只要外
出寻找食物，而后召集兄弟姐妹们拉
回巢穴就可以了。乡下那么大，食物
又那么丰富充裕，随便走上一会，就可
以收获满满的食物。一粒饱满的麦
子，一块香甜的地瓜，一枚芬芳的野
果，一口新鲜的香瓜，都是上好的食
物。等到了冬天，大雪覆盖了整个的
村子，人还要辛苦地砍柴，烧火，做饭，
剥玉米，编筐，可是蚂蚁只要在温暖的
巢穴里，每天吃吃睡睡就好了，偶尔，
它们也会起来活动活动筋骨，串串门
子，照看一下正在长大的幼蚁。

所以蚂蚁大概是乡间活得肆无忌
惮也悠闲自在的生命。几乎每一棵大
树，每一片沟渠或者地头，都会见到它
们的踪迹。人每走一步，都可能一脚
踩死一个蚂蚁，这在乡下一点都不是
夸张。当然，蚂蚁是不会这么轻易被
踩死的。它们那么小，完全可以躲到
鞋子凹下去的地方，躲过这一场随时
随地都可能带来的灾难。至于那些牛
蹄啊车轮啊驴粪啊更不用说了，所以
蚂蚁的生命，也很是顽强的。

蚂蚁大约也是乡下最勤劳的生命
之一，除了睡觉，它们大部分时间，都
在奔走。有时候它们还会爬到一朵花
朵上去，不知是不是嗅到了那芬芳的
甜味，想要学习蜜蜂，将汁液收集到窝
巢里去。它们站在一朵飘逸的花朵的
中心，或者大树高高的树梢上，向下俯
视这样美好的风景。那时候的乡下，
瓜果飘香，炊烟袅袅，大地笼罩在成熟
的光泽里，熠熠生辉。这片土地，是属
于蚂蚁的。尽管，蚂蚁的寿命，从几周
到几十年，相比起人类，短寿得多，可
是，它们有强大的繁殖能力，人搬迁走
了，它们却可以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
棵大树下，很多很多年，都不会离去。

看一只蚂蚁，大约跟看一会天空
一样，是乡下人永远不会厌倦的。因
为天空一直都在那里，而蚂蚁们呢，也
地老天荒般地在大地上奔来走去，没
有休止。

人生在世，没有书读恐怕是难以想
象的，所以南宋诗人尤袤在论书时曾经
有一段妙喻：“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
当裘，孤寂读之以友朋，幽忧而读之以
当金石琴瑟也。”这位诗人道出了书的
精神，书的品质，书的作用,书给人带来
的 好 处 和 书 与 人 之 间 难 舍 难 分 的 关
系。另外还有一些鼓励人们去读书和
描绘读书乐趣的语句，如“书中自有黄
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

张潮在《幽梦影》中说：“少年读书，

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
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
为所得之浅深耳。”看起来各个年龄段
对读书的感悟是不一样的，阅历越深，
对读书的感悟应该说越深。鄙人古稀
老人，年老眼花，读的书是一年比一年
少，惭愧的是现在读书还处于中年的

“庭中望月”之阶段，一则是读的书少，
二则是对书籍的悟性是很差的。活到
老学到老，唯有有生之年多读书，争取
早日达到“如台上玩月”之境界！

书籍与人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可以说，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
载录文字符号的岩刻、甲骨、竹简等均可
算作是广义上的书籍。人类的文明史应
该说大部分是由书籍流传下来的。在人
类的漫漫岁月中，究竟诞生过多少书
籍？恐怕是无法统计的。书籍不仅是白
纸黑字，而且是潜在的生命——过去的
岁月已经沉默，而书籍却还在说话，永远
用无声的语言和阅读者进行对话，使人
们感到，只要有书籍与人同在，这个世界
就永远年轻，不会衰老。

书籍与人类如此亲密，古今中外书
籍的海洋又是如此浩渺无边，以致于我
们不得不感叹人生的短促，可以说，一
个人一辈子读再多再多的书，也仅仅是
在书籍的海洋边上徜徉了一下而已。
人生有了书籍的陪伴，世界就显得宽
阔，人生就变得充实。翻开书籍，恰同
朋友、知己谈心，再多的无聊、再多的空
虚、再大的迷惘会在书籍的引导下豁然
释解。

人生有了书籍的陪伴，便等于有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攀登的手杖。一
本本书籍，其实就是对人生的一串串询
问，一次次解答。书籍感悟着人生，人
生反过来又解读着书籍。

人生有了书籍的陪伴，便有了认识
过去与未来的眼睛。书籍让我们结识
天下朋友，还让我们结识现在和历史，
又让我们与不可知的未来握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有书
做伴，此生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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